小留學生

　女兒到了美國，牽腸掛肚，朋友笑說，要輔導的是你。八月送她到聖荷西，那裏小留學生多的是，台灣的特別多。不錯的公校，像聯合國，白人佔多數，但日、韓、中、越的亞洲學生也不少。小留學生風險很大，把十二三歲的孩子置於陌生的彼邦，家人朋友都遠隔重洋，怪可憐的，而且少年自我最脆弱的日子，在文化錯亂的環境孤立面對問題，得到了英語，失去了少年溫情的記憶。

　女兒認識了一個比她大四歲的香港女學生，她稱這個師姐為「吸煙少女」——  十三歲被送到聖荷西，她的家人給她錢給她租大房子，吸煙少女每晚獨自吃晚餐，四年過去，女朋友男朋友，又攣又直，現在是學校裏的大姐大，吸煙、畫畫、照顧後輩，十七歲已十分成熟，又有幾分風塵味。

　每天與女兒通電話，聽了不少留學生小故事，吸煙少女是其中一類，舉家移民又是另一類，前者故事比較曲折，後者故事比較溫馨。所以朋友問應否送初中孩子放洋留學，不要輕說好抑或壞，其中變數實在太多，我自己也不知道是做錯了還是做對了。但有一點可以肯定，那些把小留學生說得浪漫說得激昂的暢銷言論，多半是廢話﹗

　有幾個香港小留學生，在彼邦寄住在一個猶太女人家裏，吃不慣猶太餐，要家人寄送公仔麵。問他們為什麼不在唐人街買，答案實在令人發笑——放學回「家」，不能出外，因為小孩子不能開車，交通又不方便，不遠處的公仔麵買不到，竟要從香港空運以解小孩轆轆飢腸。

　我女兒住在「死黨」家裏，很快體驗到美國公立學校的靈活教學，又在聯合國般的同學群中，知道世界之大潮流之多，所謂in所謂out，不是《一本便利》那口混濁的水井一般的淺窄。她有所得，父母對她算是有個交代了。
